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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辉业，1941年出

生于印度尼西亚，掌握

多种外语。1961年回

国，80年代初开始业余

时间翻译荷兰文学作

品。1985年翻译荷兰

文学名著《马格斯·哈弗

拉尔》，该书为我国首部

直接从荷文翻译成中文

的荷兰文学作品。至今

已翻译重要的荷兰文学

作品近30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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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作为主宾国，在第18届北京
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为中国读者奉上了
一场全面多元的文化展示，特别是荷
兰文学方面的展示和中荷作家的对话
令人印象深刻。日前，记者就荷兰文学
翻译及小语种翻译等相关话题，采访
了我国知名荷兰语译者施辉业先生。

记者：在中国的外国文学图书市
场上，为大众所熟知的荷兰作家和作
品似乎并不多，这种现象是否与荷兰
本身的文学状况和我国荷兰语翻译方
面都有关系？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我国
荷兰文学翻译的历史和现状。

施辉业：荷兰是世界上第一个资
产阶级共和国，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摇
篮，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社会等
方面，都对世界作出了重大贡献，后来
成为世界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虽然
其帝国现在没落了，但它仍然是世界
上最发达最现代化的国家之一，这一
切都在其文学作品中有所反映。

16世纪中期的《荷兰独立宣言》是
后来美国独立宣言的榜样。当时，许多
文学或半文学作品，包括爱拉斯谟、斯
宾诺莎、笛卡尔、克劳修斯、冯德尔、惠
更斯等的作品，不仅为资本主义社会和
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创建和发展做了
思想准备，还记录了那个时代荷兰人的
思想和生活变化，对于当今的许多发展
中国家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9世纪中期发表的批判殖民主义
制度的《马格斯·哈弗拉尔》是荷兰文
学的里程碑，也是当时世界上影响最
大的3本书之一。它至今仍然被认为是
荷兰最重要的文学作品。此外，《马格
斯·哈弗拉尔》是用“白话文”写的，它
启动了荷兰的语言改革。

20世纪的荷兰文学一直很活跃，但
真正的高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
最著名的书当然是犹太姑娘安妮·弗兰
克的《安妮日记》、共产党作家图恩·德
弗里斯的《红发姑娘》、穆利斯的《暗杀》
等反法西斯题材的作品。值得一提的是

“忙碌的蜜蜂出版社”，它的前身是一个
只有两三个人的小地下抗德出版社，现
在已发展成为荷兰的主要出版社之一。
它出版的第一部作品是配图诗歌《十八
个死者》，是为纪念在“二月大罢工”中
牺牲的18位烈士和谴责德国法西斯而
创作的。

二战后的荷兰不乏关于后现代主
义社会里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
的关系、人们内心世界等问题的文学
作品。其中不少作品表现进步或左倾
的倾向，有的对欧洲的前途深感悲观，

也试图从各个方面寻求出路。除此之
外，荷兰的非虚构作品非常丰富，质量
比较高，一般写得通俗易懂，常有一些
独特的观点和主张。其中包括政治类、
社会科学类、道德伦理类、自然科学
类、科普类等作品。荷兰当然还有非常
多既富有想象力又富于深刻教育意义
的儿童文学作品，还有连环画作品、图
画小说、散文、小品、剧本等等。在“消
遣性”和“娱乐性”作品中，有大量的

“医生小说”（类似琼瑶小说的作品，因
为小说里的女孩子都追求医生而得
名）、游记、传记、侦探小说等。其中汉
学家、外交官、作家高罗佩创作的《大
唐狄公案》十分著名。应该说，荷兰的
文学作品极其丰富，质量也很高，不仅

有很高的知识含量，而且很多也具有
文学之美。

但是，荷兰文学在世界上的地位和
影响远远比不上英、法、德、美、俄等国
的文学。从来没有荷兰文学家获得过诺
贝尔文学奖，这是事实。原因是荷兰文
化和荷兰语的影响有限；荷兰小说讲述
的问题往往“很荷兰”，很难吸引外国读
者的兴趣；荷兰并没有形成具有独特风
格、持有独特哲学或思想的作家；荷兰
是典型的重商主义国家，以前不重视自
己文化在国外的宣传和传播等。

荷兰与中国的直接交往有 400 多
年了，但双方的文学交流是很晚才启
动的。荷兰人较早开始研究和翻译中
国的一些作品，而中国人研究和翻译
荷兰作品是20世纪的事情。据说，鲁迅
和茅盾曾经转译过荷兰的短篇作品。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马格斯·哈弗拉
尔》的翻译是个起点。但在90年代中期
这项工作停滞了。原因是从那时起，中
国出版社必须考虑花钱买版权和图书
利润了，而荷兰书很难带来利润。当然
还有政治和文化因素，例如两国政府
都不过问，文化差距也很大，我国长期
不培养荷文翻译。

荷兰倒是注意了上述问题。为了
促进荷兰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和销
售，荷兰成立了荷兰文学创作和翻译
基金会。该基金会主要是在欧洲范围
内活动。资金来自政府、企业和欧
盟。几经努力，打开了局面，荷兰作
家和作品在欧洲其他国家很受欢迎。
有的作家在外国比在荷兰本土还出名
和受欢迎。

2005 年，中国的崛起引起了荷兰
的注意，基金会决定加强与中国的联
系。通过参加北京书展，广泛联系出版
社和翻译家，中国出版社已购置了数
百本荷兰书籍的版权，翻译了约100本
书（当然，与每年翻译 300 本荷兰书的
德国相比还差得很远），绝大多数书是
从英文或其他语种转译的。我自己目
前已经翻译了基金会提供的 30 本书。
荷兰今年担任北京图博会主宾国后，
这个事业将得到进一步的推动，但大
的进步还需要假以时日。

记者：您一直从事荷兰语译介工
作，翻译过社科、文学、文化类的不同
作品，比如儿童文学图书《乙乙和丫
丫》、传记作品《大汉学家高罗佩传》
等，翻译工作是一项比较清苦的工作，
需要译者的细心、耐心和恒心，您为什
么选择长期从事翻译工作，做翻译都
有哪些感触可以和我们分享？

施辉业：我是在几代侨居国外的

华侨家庭出生的，小学、中学、大学都
是用外语读的，1961年19岁回国时才
开始使用中文，后来懂得中文是在上
大学和工作时自学的，水平一直很
低。所以我翻译荷兰书籍首先是为了
提高中文。其次，我想通过翻译有价
值的荷兰书籍丰富我对荷兰社会乃至
西方社会的认识，提高研究工作水
平。再者，我想以高质量的翻译作品
对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作点贡献。实
践证明我的想法很有效，荷兰政府和
文化界非常肯定我的努力，中国出版
界、媒体和广大读者的反应也很积
极。做翻译工作还有其他的收获，例
如培养毅力品德，结交很多新朋友，
也是很大的享受。

记者：您觉得文学、文化翻译和其
他类型的图书翻译有哪些不同，或者
说，两种文学、两种文化之间的相互翻
译有哪些独特的魅力？

施辉业：文学、文化翻译注重的是
文字上的美。译者必须有很高的中文
修养。在这点上我很欠缺，所以想在翻
译中虚心向编辑和读者学习来提高水
平。非虚构作品（科学、科普、技术、游
记等方面）的翻译往往是以知识含量
高为主要特点，注重的是准确性。如果
译者知识面较窄，翻译这类书籍就很
困难，而且会出错和出洋相。当然，前
者的稿酬常常大大低于后者。

记者：在您看来，对于文学翻译工
作者而言，哪些素质是必须具备的？

施辉业：首先是要具有选择题材
的素质。要多出对国家文化发展有益
和对我国读者的文化素质提高有益的
产品。

其次是业务水平要好。这包括外
语（最好是几种外语）、中文、对外国和
中国社会的认知和理解，都要有一定
水平。翻译是不断学习的过程。不要认
为自己外语较好，就是个好翻译，因为
没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还是出不了
高质量的译品。

第三是要胆大心细，但也要谦虚
谨慎。要敢于翻译，但要随时准备接受
意见和修改作品。对文学作品美与不
美的评判是有主观性的，要经常听读
者的评价。要实事求是，另外还要诚
实，要对作者、对读者负责，不懂就是
不懂，千万不能不懂装懂。所有的译文
都必须经得起推敲。

第四是要有毅力，要敢于克服困
难。不认识的外语词或者一时想不出
来的中译文，要反复深入查阅，甚至向
专家和他人询问。有时要为了一两个
词辛苦几天！

记者：我了解到，除了荷兰语之
外，您还精通英语、德语等语言，您是
如何看待转译的？比如有很多作品都
不是直接从原文翻译的，而是通过英
译本、德译本等，这样转译成中文，会
对中国读者接受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施辉业：荷兰书籍很多都翻译成
英文、德文、法文等语言，翻译质量一
般比较好。但是，因为英国、德国、法国
等毕竟与荷兰还是有许多差别的，译
本一般也会有一些东西与原著是不一
样的。读者肯定希望看到根据原著翻
译的作品。所以我认为，翻译荷兰书
籍，应该尽可能翻译荷兰文原著，但可
以参考其他语言的译本。这也是我常
用的方法（正因此我知道转译是会出
错的）。但是，因为外国没有几个能够
翻译荷兰书籍的人，出版社选择转译
的方式，也是可以接受的。

记者：目前，很多小语种专业都面
临着人才青黄不接的现象，特别是翻
译人才，有人认为这会影响我们与小
语种国家的文化交流；也有人认为世
界一体化，我们可以通过通用语言比
如英语等来沟通和相互了解，您怎么
看待小语种翻译人才所面临的种种问
题，有何建议？

施辉业：如何才能让外国文学的
翻译事业繁荣起来？如何不断丰富与
世界的文化交流？我觉得问题很复杂。
首先是出版社面临很多新问题。如何
调动它们的积极性？出荷兰书籍不能
赚钱，我们不能强迫出版社出。荷兰文
学基金会做的事情够吗？起作用吗？很
有限！至于译者队伍的组织和培养问
题，其实近几年来大学培养了大量的
荷兰文人才，但质量如何呢？培养一批
合格的翻译是很大的工程。谁来抓？还
有读者的组织和培养问题。大众不如
以前爱看书，而更爱看电视看电脑。我
们如何让读者喜欢荷兰文学？这也需
要做很多工作。当然，关心荷兰文化和
文学的人也会慢慢多起来，但除此之
外还需要更有针对性的工作。目前做
这种工作的人还太少太少。如果问我
有什么建议，我觉得要抓以上几方面
的工作，政府、学校、研究机构、媒体、
社会团体、文化机构、书店、出版社等
都可以动员起来。

另外我觉得，世界的全球化和一
体化并不意味着将用一种文化取代各
国文化。虽然英文的地位越来越高，但
不会完全取代各国的语言。相反，大家
越来越重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生活
的多样性和文学的丰富性。我国应该
而且也会重视小语种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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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芬尼根的守灵》的标题谈全书的翻译
□戴从容

我第一次接触《芬尼根的守灵》
（以下简称《守灵》）是在 1995 年，当时
准备写一篇关于乔伊斯的课堂报告，

《守灵》是乔伊斯为数不多的长篇之
一，属于必读书，于是我就这样在毫无
准备的情况下打开了这部很多人认为
不可读的书。不少人大概也是在类似
情况下开始《守灵》之旅的，从这点说，
是乔伊斯的名声成就了《守灵》。

这种毫无准备的阅读对多数著作
来说并无大碍，甚至是常态，但是以这
种方式阅读《守灵》往往读不完3页，因
为《守灵》是一部需要借助参考资料来
阅读的书。乔伊斯自己也知道这一点，
还在创作的时候，他就不断向资助他
的韦弗女士、向包括贝克特在内的他
的那些追随者、向《守灵》的法语译者
解释书中许多词语的含义。如今，他的
解释性笔记已经成为《守灵》研究不可
或缺的参考资料。幸运的是，经过70多
年，而不是他自己所说的300年的共同
研究，《守灵》的很多词句都被或多或
少地破译了出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应
当归功于当代便捷的信息交流手段。

不过，如果不想淹没在成堆的解
读书籍中，乔伊斯也给了读者另外一
条解读线索，那就是听。他在《守灵》中
明确说“她自由写下的东西，如果对照
耀的眼睛来说是惊恐，对分析的耳朵
来说就是充满希望”。他常常给别人朗
诵《守灵》，不少人听了之后说他们明
白了，虽然读的时候看不懂。之所以会
这样，是因为《守灵》中不少词语的拼
写改变了，但是读音却仍然相近。事实
上，在文艺复兴之前，并没有统一的标
准英语发音和书写，古英语和中古英
语中的许多拼写是依据当地的发音，
这就造成了古英语和中古英语中一个
字可以有不同的写法。《守灵》根据发
音造字，不求拼写的一致，正是回到英
语形成的早期阶段。通过重归这种读
写原则，乔伊斯在一定程度上把语言
拉回到了它们久远的过去。

《守灵》的标题正是利用这一原理
创造出来的。表面看“Finnegans Wake”
可以译为“芬尼根们苏醒”，但实际上，
这个标题是对 19 世纪 50 年代流行的
一首爱尔兰民谣“Finnegan’s Wake”的
改写，其中的 Finnegans（芬尼根们）与
民谣中的 Finnegan’s（芬尼根的）发音
完全相同。对于一个爱尔兰读者来说，
如果只听不看，他完全会以为自己接
下来听到的将是那首早已耳熟能详的
民谣；而对一个只看不读的外国读者
来说，则会把标题简单翻译为“芬尼根

们苏醒”。但事实上，这个标题的翻译
曾让中国研究者大费周章，至今没有
定论，丁振祺还在 1998 年撰文讨论了
已有的各类译法。看似普通的标题之
所以在翻译上引起如此大的混乱，是
因为《守灵》的标题其实是典型的《守
灵》自造语言的例子，翻译中遇到的困
难正是《守灵》翻译困境的体现。

这个标题是乔伊斯经过苦思冥想
才确定的。在提笔创作的很长一段时
间里，他都称这部作品为“正在进行中
的作品”，这同样是一个富含深意的标
题。事实上，无论研究者解读到何种地
步，《守灵》都将永远是一部“正在进行
的作品”，因为乔伊斯通过他的造词方
式赋予了《守灵》前所未有的解读多重
可能性，却没有设定解读的限度。拿

“baubletop”来说，这个词可以解为Ba-
bel Tower“巴别塔”，上帝变乱人的语
言之前人类共同建造的通天塔，但今
天这个词更常用来指语言的混乱。“巴
别塔”这个词在《守灵》中以各种变体
不断出现，在乔伊斯的心目中《守灵》
就是一座巴别塔，既变乱了我们已有
的语言，又带给我们通天的希望。不
过，至此“baubletop”的解读并未结束。
黑尔马特·本赫姆在《〈守灵〉德语词
典》中提出 Bau 是德语词，意思是“建
筑”，同时这个词中显然也包含着英语
的“top”，意思是顶部或顶点。两者因此
可以合解为“建筑的顶部”。这个翻译
似乎更合乎上下文，因为该句说的是
一个傲慢的大建筑师从顶部跌落。不
过，这个顶显然不只是建筑物的顶，也
是建筑艺术的顶点，这完全符合易卜
生的戏剧《大建筑师》中主人公索尔尼
斯精神和身体的双重坠落，而《大建筑
师》正是《守灵》反复提及的一部作品。
此外“baubletop”中还包含英语“bau-
ble”，意思是华而不实的小件装饰品、
无价值的东西，这或许是乔伊斯对《守
灵》的自嘲，甚至是对一切人类创造的
嘲讽。不过，“baubletop”的解读仍未穷
尽。如果其中的“bau”可以单解，那么

“let”（让）是否可以单解，是否可以再
解读出“able”（能够）、“audible”（听得
见的）、“bubble”（水泡）、“tabletop”（桌
面）、“doubleton”（所发 13 张牌中某一

花色仅两张的牌）？因为根据《守灵》的
造词法，这些解读都是可能的。而且如
果放到其他语种下，是否会有更多的
解释？由于这一句中的其他词语很多
都可以做类似的多重解读，全句除了
可以看出有东西坠落外，具体的细节
都无法确定，这就使“baubletop”的众多
解读都有了可能性。这样的解读方式
使《守灵》成了名副其实的“正在进行
的作品”，书的出版并不意味创作的结
束，反而正是读者创作的开始。本雅明
在《译者的任务》中说“即便有着固定
含义的词语也会经历一个成熟的过
程”，乔伊斯同样洞见到文学作品身后
的成熟过程，而《守灵》的造词法正是

“点燃了作品的永恒生命之火”。就这
点来说，“正在进行中”的标题准确概
括了文本永恒衍生的可能性。

不 过 ，乔 伊 斯 最 终 还 是 选 择 了
“Finnegans Wake”，因为“正在进行中
的作品”只说出了《守灵》的一个状态，
而“Finnegans Wake”同时将个体与群
体、民俗与政治、历史和未来联系了起
来。“Finnegans Wake”的视觉层面“芬
尼根们苏醒”指向爱尔兰 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的民族解放运动，群体的苏醒象
征着民族的复兴。而Finnegans与Fian-
nias（芬尼亚们）和Fenians（芬尼亚会会
员们）字形相近，前者是爱尔兰传说中
中世纪早期一群随时等待共主召唤、起
来保家卫国的爱尔兰勇士，后者是1858
年成立于美国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团
体，以爱尔兰的独立为目标。《守灵》的
创作开始于1922年，正是爱尔兰自由邦
建立的那一年。这对善于把自己的创作
与各种历史事件结合在一起从而获得
神秘联系的乔伊斯来说无疑具有重要
的意义。对他来说，他的创作伴随着爱
尔兰民族独立的开始，经历了之后的内
战、冲突和波折。虽然《守灵》结束于爱
尔兰共和国成立之前，但乔伊斯已经用

“wake”（醒来、苏醒）指出爱尔兰成为独
立民族的曙光已经出现。

但是，如果《守灵》只停留在现代
政治层面，它不会具有今天这样丰富
的生命力。在《死者》中写下“该是动身
去西方旅行的时候”时，乔伊斯就明白
现代生活不可能与爱尔兰普通民众的

历史分道扬镳。一部永恒的作品不能
只记载精英们的政治活动，而必须与
普通的爱尔兰民众几千年来的生活传
统联系在一起，这个传统不管好坏，无
需评价，它是人类的经历，是集圣人与
野兽于一身的人类不可避免的命运。
作为“Finnegans Wake”的声音层面的

“芬尼根的守灵”指向个体泥瓦匠芬尼
根的故事，他因为酒醉从墙上跌落死
去，却因为他的守灵仪式上发生争斗，
有人将酒洒在他身上而复活。芬尼根
的故事也是数千年普通爱尔兰人的生
活经历。他酗酒是乔伊斯眼中爱尔兰
人国民性的体现，他的守灵将读者引
向爱尔兰几千年的民间传统，他的歌
谣是民间文化世代不衰的传扬方式。

就这样，乔伊斯以天才的语言能

力，将“Finnegan’s Wake”稍加变形，成
为“Finnegans Wake”，就举重若轻地使
作品标题同时获得了丰富深远的历
史、文化和政治内涵。而这不过是《守
灵》全书词语变形的一斑，类似的内涵
丰富的变化在《守灵》中俯拾皆是。不
仅变形了的词语如此，未变化的词语
由于乔伊斯改变了语法和上下文的关
系，同样有可能在原来的含义之外加
入其他意义。比如 Firebugs（纵火犯）同
样有必要解读为“Fir Bolga”，爱尔兰语
中的“袋人”，即爱尔兰传说中的第三
代殖民者。因为这一段也在讲述爱尔
兰的历史，爱尔兰的不少殖民者都被
潜藏在叙述之中。面对这样的作品，翻
译已经不仅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
换，《守灵》的翻译早已超越了翻译的
范围，需要译者研究乃至创作。

在翻译《芬尼根的守灵》的一开
始，我曾设想通过词语变形将标题的
各层含义都囊括其中，但是由于找不
到能够完全对应的中文，最后决定选
择其中的一个含义。至于为什么选择

《芬尼根的守灵》而不是《芬尼根们苏
醒》，是因为我觉得在“守灵”中包含着
乔伊斯对生命更深邃而宏大的思考。
一个关心爱尔兰民族独立的读者可能
更青睐“苏醒”，但我觉得，当乔伊斯把

《守灵》写成一条河，从“河水奔流”开
始，结尾于向远方的无尽流淌，他更想
传达的是人类历史流淌在来自遥远的
古代而又向茫茫的未来延伸的河流之
中。这河流既是时间之河，也是群体之
河。不是河中搏击的少数伟人，而是这
条大河才是真正的历史和生活。每个
人，如同都柏林酒店老板一家一样，都
是裹挟在滔滔人潮中的一滴水珠，组
成了奔流不息的人类历史。在这一点
上，作为民间传统的“守灵”远比作为
政治比喻的“苏醒”更给人传统感，更
让人感受到时间的魅力。在乔伊斯最
杰出的短篇《死者》中，他觉得死者在
隔着窗户望着屋内的人群，而“守灵”
这个词再次把死者与生者、历史与现
在联系在一起，用《死者》结尾处的话
说，“雪花穿过宇宙轻轻落下，轻轻落
下，就像他们最终的坠落，落在所有生
者和死者的身上”。

施辉业:中荷文学翻译要有针对性
□本报记者 王 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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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走出去”是近年来文化、

文学相关部门和图书出版机构致力发展
的热点。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给“走出
去”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但路途并非一帆
风顺。人们逐渐认识到，“走出去”是一个
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积跬步才
能致千里。翻译和出版就像中华文化“走
出去”的双腿，二者发展良好、互相支撑，
才能使“走出去”的步伐更加稳健。

为了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除了本
土出版社和翻译人才的努力之外，外国出
版机构和翻译家的积极译介更是不可或
缺的“外援”。为表彰在弘扬中华文化、促
进中国出版物“走出去”方面作出突出贡
献的外国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新闻出
版总署特别设立了“中华图书特殊贡献
奖”，至今已举办了5届。在第18届北京国
际图书博览会开幕之际，第五届中华图书
特殊贡献奖为5位获奖人颁发了奖项。获
奖的5位国际人士分别是：施舟人（荷兰）、
狄伯杰（印度）、约翰·奈斯比特（美国）、潘
仕勋（英国）、饭塚容（日本）。

据新闻出版总署对外交流与合作司
司长张福海介绍，本届特殊贡献奖的评
选与往年不同，一是扩大了评选范围，不
再局限于某一国家为主，而是由驻外使
馆、相关组织和国际友人推荐，从全球范
围内筛选；获奖者身份则扩大到译者、汉
学家、作家和国际出版人。二是设立了奖
金，获奖者每人将获得5万元人民币的
奖金。

长期致力于中国文化研究、汉学造
诣颇深的施舟人是欧洲三大汉学家之
一，在中国古代思想史、文化史研究领域
和宗教人类学方面颇有建树。从事汉学
工作 50 多年，施舟人说这并不是一个

“能够站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角色。他
翻译了很多中国文化经典和相关书籍，
出版后也常常受到读者欢迎，但由于中
西方文化差距较大，施舟人也常常感到
译介的困难，谦虚地称自己翻译得并不
好。但中国文化的吸引力一直牵扯着他
的人生轨迹，他在中国的老师、已故的季
羡林、任继愈等先生的帮助也给他以鼓
励和支持。施舟人认为中国文化有自己
的特色，中国文化的经典应该随着中国
地位的不断提高而在国际上为更多人所
了解。目前，施舟人正在主持由国家汉办
组织的大型国际汉学合作项目《五经》的
翻译工作。

在印度教授汉语文化和文学的狄伯
杰深感中国文学在印度的推广不够，为
了让更多的印度人能够用当地语言接受
中国文学，他开始了翻译工作，第一部作
品就是将柯棣华的回忆录由中文翻译成
英文。狄伯杰还选取了中国古代不同时
代有代表性的诗词作品共80多篇，用了
8年时间，从中国古文翻译成印地语。他
说，中印两国古老文明应该在当今世界
发挥重要作用。当今世界，武装冲突已经
不能解决问题，人们应该从地缘文明出
发，通过文化的力量达到相互理解。

作为第五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惟一一位出版人获奖者，英国剑桥大学
出版社全球首席执行官及印刷管理总裁
潘仕勋的出版理念是：共同推动知识传
播，促进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他说自
己的工作就是帮助中国的出版物如何用
地道的英文表达。潘仕勋说，在翻译过程
中，中英文的字对字翻译能保持原文风
格，但可能会造成读者理解上的困难。所
以他要求出版物用地道的英文翻译，但
尽量保持原文风格和文化角度。如果遇
到中西方不同文化视角，则会在注释中
从西方文化视角向读者做相关解释。潘
仕勋介绍说，剑桥大学出版社几年前曾
出版过一批关于中国科学与文化类的书
籍，目前，他们正与北京大学出版社合
作，计划出版一套“中华文明史”系列，共
计30本，预计将于明年进入英美市场。

美国作家约翰·奈斯比特1967年就
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44年，他见证
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的发展和人们
心态的变化，由此，开始写作关于中国的
书。他的作品《中国大趋势·成都模式》在
本届图博会期间举行了新书发布式。

日本中央大学文学系教授饭塚容从
事中国文学的翻译工作已近40年，曾翻
译过铁凝、王安忆、苏童、毕飞宇等中国
当代作家的作品。他说，这40年也是日
本广大读者对中国文学从好奇到接受的
40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高
速发展，日本读者对中国文学产生强烈
的好奇，加之当时日本出版业的发达，翻
译出版了大量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很
受日本读者欢迎，中国文学在日本出版
的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在世界上也并不
多见。亲历过中国文学引进日本的盛世，
饭塚容也经历过翻译出版的艰难时期。
90年代后期，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出版
界失去活力；同时日本又缺少职业的翻
译家，中国文学的翻译出版困难重重。饭
塚容说：“文学翻译是付出很多、而收获
很少的艰难工作。因为日本人并无与中
国人相同的生活经历，所以我在翻译时
不得不苦思如何让日本人接受本身不太
熟悉的中国文化。”虽然如此，饭塚容还
是很感激中国作家，“他们的作品令我感
受到中国作家独特的审美、智慧和灵感，
给我的翻译工作带来无数乐趣”。

中华文化“走出去”
外援功不可没
□本报记者 王 杨


